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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反讽式的故事叙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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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尘埃落定》是一部叙述视角独特的民族史诗性的寓言巨著，小说从傻子独特的视角出发，体悟人性，感悟人的

价值、意义和永恒。通过“傻子”的口吻叙述，向我们介绍了四川阿坝藏族地区土司制度的瓦解历史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折射

出整个时代所蕴含的危机，同时也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社会和所谓的“聪明人”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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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通过“我”这个“傻子”的口吻讲述和

见证一个旧世界的尘埃落定。其叙述视角独特，艺术手法独

到，本文主要从叙述艺术、文体风格、隐喻、象征等方面分

析《尘埃落定》故事叙事方式，剖析出其反讽的艺术特色及

效果。

一、叙述艺术上的反讽

叙事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

①。《尘埃落定》中以“我”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对故事

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而“我”的身份却是个“傻子”。

“我”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我”既可以在故事中亲历所

有的事，又可以从作品中独立出来进行自己主观的描述和自

由的评论。同时叙述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作品侧重于主观心

理的描写。作品通过“我”这个“傻子”参与讲述故事，同

时对故事里的一些事情做出“傻子”的看法和评论。文中的

反讽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文中将感性与

理想，美丽与丑恶，黑与白，聪明与愚蠢等对立起来，来体

现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

小说以“傻子”作为叙述视角，把傻子当成主要的叙述

者，在小说中作者尽可能展现出他的傻相，在他的更种痴傻

状态中又包含着各种智慧，作者在小说中巧妙的使其“傻”

和智慧相互融合，完美的体现了小说在其叙述视角的上的特

殊性。

小说以一位“似傻非傻”的土司二少爷作为叙述者，

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整个故事，叙述了土司辖区的生活

图景和土司制度的灭亡。“我”是一个限定的叙述视角，按

理说是只应该讲述“我”身边的事情，可是作者巧妙构思，

通过“我”这个“傻子”赋予了“我”多重叙述者的身份。

小说在构思上，安排我是个傻子，在小说中有很多描写我的

思考、感知、行动来展现出我的“傻相”。可是在文中我不

仅仅是“傻子”那没简单，我几乎是一个智者，一切事情我

都知道，我都明白。在故事中，我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

不晓的人，是一种全知的叙述视角。我们回归到现实生活当

中，傻子的思维是和我们常人不同的，作者恰是运用了傻子

这异于常人的思维特点，来对土司制度下的恶与丑进行有力

的反讽。

二、文体风格体现故事的反讽

文体风格的定义有以下三点：（1）创作个性形成的内在

根据；（2）主体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3）语言组织和

文体特色是外部特征②。对小说的文体风格起决定作用的是

主体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体反讽则体现的是内容与形

式的错位，文体反讽小说具有很强的创造性，是小说形成与

发展的内在动力。文体的反讽主要通过与其他小说进行对比

进行分析。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艺术要拥有强大的生命就在

于创新。要创新，就意味着对旧有的种种模式进行攻击、批

判和否定。通过以上结论我们可以知道反讽其实质就是对现

有模式和话语系统的批判和否定，别是体现在其形式和内容

上。

《尘埃落定》是一部“民族史诗”，作品具有很强的史

诗意识。史诗是一种古老的韵体叙述文学样式。史诗是一种

宏伟的叙述文体，对其内容和形式有其特定的要求。《尘埃

落定》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史诗内容与形式相背离，打破了史

诗传统的模式和话语系统，形成了一个新的反讽机制。

（一）文体内容上的反讽

史诗在内容上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史诗主要描写的是民

族的重大历史事件，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时间延续久，延

续长，主要通过描写民族生活和历史，来歌颂英雄的丰功伟

绩，赞美本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与史

诗内容上一点都不符，它并没写有描写重大的历史，也没有

歌颂英雄的丰功伟绩。

《尘埃落定》这部具有“史诗”意思的小说，并没有按

照史诗的条条框框进行叙述，其打破史诗这种文体的各种特

征，进行自由创作实体文体脱离史诗文体，特别是在其内容

方面有截然不同的表现。

在文体内容上，《尘埃落定》一反史诗文体上的常，

打破传统史诗的内容模式，在其内容上并没按其史诗内容进

行发展，作者对其内容进行的大胆的创新和实践。史诗对于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都是神圣的，任何一个个体都不能轻易

的亵渎。作者却反其道而行，在其内容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史诗”没有了神圣感。从而形成了文体内容上的反讽。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不按史诗的常理出牌，打破史诗

的内容模式，主要体现在小说对两位傻子形象的塑造。史诗

是塑造英雄的，而在小说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却是傻子。这

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确实有点喜剧，这样就极大的增强

了小说反讽的叙事效果。二少爷是一个被小说里说有人认定

的傻子，但是有的时候他却非常的聪明，是一位预言家，是

一位先知。土司与土司之间相互开战，由于土司们的盲目，

很多土司在自己的领地都种上了鸦片，“傻子”少爷有自己

的想法，在自己的土地上都种上了粮食。结果粮食的到大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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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其他土司种的鸦片却卖不出去。作者在小说内容安排上

处处精心设置，打破史诗歌颂英雄的内容，在内容上把英雄

写成傻子。这样一反常态，在文章“傻子”要比所谓的聪明

人要聪明。这样在内容是就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

（二）文体形式上的反讽

从形式上看《尘埃落定》其反讽效果则更加明显。《尘

埃落定》通过一个傻子叙述整个故事，“傻子”的思维和我

们常人是不同的，傻子有其独特的说话方式，其话语系统与

常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说话都包含着自己的面部表

情、语速的快慢、以及语调，作为一个傻子，他说话的逻辑

就没有常人缜密。所以傻子的语言很随意，很模糊，丝毫没

有规则。我们交流的语言是严肃和严谨的，现在语言变得随

意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尘埃落定》形成与史诗不同的表达

形式。首先是时间概念的模糊，史诗是一种很具有清晰的时

间概念和时代背景的特殊的文学体裁，《尘埃落定》的风格

却与史诗不相符，小说有意淡化时间和时代背景。读者只能

从傻子的言语当中知道零星片点的历史事件和时代背景。其

次，在小说中“傻子”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包括他自己生

活的时代和背景，对待世界，他有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小说

远离历史，远离时代的叙述，独具特点。正是这种疏离历史

和观望历史的角度，使得小说独立。对历史事件都只能用傻

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使小说落入俗套和偏颇，这样就使小说

超越了时代和历史。从而在形式上形成了与史诗不同文体，

行成了新的反讽形式。

在《尘埃落定》的文体风格叙事的形式上，充满了诗

性。小说充满灵性和意象化，小说的叙事具有意象性和跳跃

性。语言上的意向性和跳跃性，使得小说在文体风格叙事形

式上独树一帜。《尘埃落定》属于小说，但是它在风格上又

具备了小说的特点。小说中作者所选取的意象是十分丰富

的。

文体上的反讽主要体现在其内容和形式上，《尘埃落

定》通过其内容与形式上的错位，以及与史诗形式内容方面

的大相径庭形成了新的反讽文体，具有极强的讽刺意味。

《尘埃落定》的文体反讽，是对经典模式的肢解和重构，小

说通过反讽撼动所谓经典文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来消除高雅

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的界限。

三、语言隐喻、象征等叙述手法运用反讽

在诗歌的创作上，诗人往往使诗歌的语言陌生化、多含

有隐喻修辞法，使诗歌更具想象空间和内涵。在小说《尘埃

落定》中，作者大量的运用了这种陌生化的隐喻手法，使小

说具备了诗歌的语言特性。在小说的表达效果上，增强了小

说的表达效果和反讽力度。小说以“傻子”为叙述对象，对

其独特的心里进行描写，表现出“傻子”一种纯主观的一种

心里状态，“傻子”语言上的盾和语义上的模糊，使其小说

语言隐喻性的独特特点。

象征手法的运用使这部小说的反讽效果达到最佳。象

征是“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物的内容在特定的经验条件下的

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的表现③”。在《尘埃落定》

中，出现了许多的象征物，有麦琪土司家的官寨、傻子二少

爷、罂粟、边界市场、妓女、梅毒和尘埃等，这些象征物各

自有它其深刻的含义。小说中土司制度一步步走向灭亡，有

一种末世情节的味道。

小结

《尘埃落定》通过反讽式的故事叙事，给我们讲述了土

司制度最终尘埃落定的历史。小说通过“我”这个傻子的叙

述视角以一个傻子的语言叙述故事，形成了文体上的反讽，

小说还大量运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大大增强了其反讽艺

术。小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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